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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有组织科研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校在新形势下服务国家健康中国战略、融入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建设、自觉履行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的必然选择。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高校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能力建

设为重点研究内容，在分析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在多学科交

叉融合、科技创新平台有组织攻关力量、高质量临床研究、“政产学研用医”链条贯通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医药卫

生领域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点实施路径。研究指出，重视有组织科研的体系化建设，增强科学技术工程链条融通能力，

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建设与科研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一体化布局是高校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强大策

源能力的建设基础；加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大平台和大设施、组建大团队、承担重大任

务，是高校有组织科研能力提升的核心依托；重视医药卫生领域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多轨道培养，加快评价、激励制度改革是

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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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realize a high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reliance.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f a country;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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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cities of universitie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health and summarize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is field regarding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rganized 
research effort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high-quality clinical research, and integ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medical application chain. Subsequently, a key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health was proposed. This study pointed out that emphasiz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gineering 
chains, deepen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layout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ask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iversitie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health. Furthermo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forming large teams to undertake 
major tasks depending on large platforms and facilities are the core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ies. Emphasizing the multi-track cultivation of high-end composit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health while accelerating the reforms of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s are important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一、前言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实力成为国

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和创新版图。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由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构成，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战

略博弈的重点领域，各国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

前激烈。2020年，美国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强

调政府在继续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关键研

究领域的集中和持续性支持[1,2]；2021年，美国通过

《国家创新与竞争法案》，提出加大对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STEM）人才的培养力度，推动科技

创新和技术保护[3]。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

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推动创新驱

动战略、科技强国战略落地实施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高校承担着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等多重职能，拥有

多学科基础研究实力、跨学科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产出以及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有效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实现科技创新

学术链、人才培养链、产业创新链互融互通的重要

阵地。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发源

地。党的十八大以来，超过70%的国家自然科学奖

和国家技术发明奖、近60%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的获得者来自高校，同时全国 40% 以上的两院院

士、近 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也聚

集在高校。当前，我国对科技创新需求不断提升，

高校科技创新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仅靠“无组

织”的自由探索研究，难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为此，高校的科学研究亟需从自由探索的“小

科学”时代进入国家需求为主导、“产学研”协同、

有组织的“大科学”时代[5]。目前，学界围绕我国

整体有组织科研模式与举国科研体制构建的研究较

多，如国家整体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科技规划布局[5]；

通过国际对比视角，对我国有组织科研和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6]等。我国鼓励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但目前高

校、尤其是医药卫生领域的高校在有效贯彻国家科

技创新发展新需求、开展高质量有组织科研仍需进

一步深入探讨。

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是汇集“四个面向”需

求的全要素创新，其能力提升是赋能行业发展、助

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的突破与融合驱动，生物医学与物理

学、化学、材料科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深度交

叉融合，复合型多元背景的大科学团队协同科研创

新模式等正推动着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变革性发展的

进程。加强有组织科研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校在

新形势下服务国家健康中国战略、融入国家创新生

态体系建设、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

当的必然选择。本文在梳理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科技

创新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

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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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科研的重点实施路径，以期为推进现代医药

卫生领域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二、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的基本现状

（一）国家高度注重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的顶层

谋划和重点布局

我国重视医药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在做好顶

层规划的同时，着力在重点方向和前沿领域进行前

瞻布局。“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一章中将生命健康、脑科学列为前沿领

域，提出要重点突破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

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围绕药品、疫苗、先进

诊疗技术和装备、生物医用材料、精准医疗、检验

检测及生物康养等方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瞄准

临床医学与健康管理、新药创制、脑科学、合成生

物学、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领域

重点布局科技项目或计划；强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牵引作用，鼓励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加强

设施运行开放和数据共享。“十四五”期间，我国

“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在医药卫生领域已启

动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计划、四大慢性病以及新一

代人工智能（部分相关）等研发方向的布局。此

外，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技术瓶颈，瞄准医

药卫生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问题，我

国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的形式，在医药卫生

领域重点布局的领域包括：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

复、生物与信息融合、诊疗装备和生物医用材料、

常见多发病防治研究、生育健康及妇女儿童健康保

障、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

技应对、中医药现代化、前沿生物技术、合成生物

学、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等。多措并

举以推动医药卫生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二）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国内国际

差距仍需进一步缩小

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与学科交叉推

动下，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在脑科

学、免疫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表

观遗传学、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认

识和解析生命、疾病“防诊治”等提供了新理论、

新发展和新技术[7]。例如，脑图谱绘制、脑功能研

究、神经成像技术、脑机融合与类脑智能方面的突

破推动了我国脑科学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入的基础

免疫学理论推动了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病、肿瘤

等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提升；再生医学领域研究的

全球领跑态势明显，干细胞相关基础机制探索的水

平整体上与国际同步，多潜能干细胞诱导、嵌合体

胚胎构建、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基因改造技术

的快速优化推动了异体器官移植不断实现新突破[7]。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原始

创新对全球科技创新的整体贡献仍显不足。在

Scopus数据库中检索发现，2018—2022年，我国在

生命科学及医学领域的科技产出呈现较高的复合增

长率 （约为 17.9%），但在以 Nature、 Science、

Cell、The Lancet、Nature Medicine等为代表的顶级

期刊上的发文占比为 5.3%，与美国（41.1%）、英

国（17.8%）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此外，医药

卫生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不足。新型基因

编辑工具核心专利以及底层技术被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垄断；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关键设备仍被国外

垄断；多维组学技术仍处于跟跑状态。前沿技术创

新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始创新理论的缺乏。例

如，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的理论创新来自于2018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负性免疫调节癌症疗法”，

基因编辑技术的理论创新来自于2020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基因组编辑的方法——CRISPR/

Cas9”。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共性理论基础以及

前沿技术方面的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三）药械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生物医药产业

仍需突破性发展

“十三五”时期，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国家重

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阶段，围绕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快国际国内双循环建设、产

业高质量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已被提升到“国家优

先产业”战略高度。在大健康理念的指导下，我国

生物医药产业构建了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临床试

验、成果转化、设备开发、产业孵化的生态体系，

市场规模稳定提升。例如，2016—2021 年，我国

生物医药市场规模从 2.51 亿元增加到 3.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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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3.4%[8]。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评审中心数据，国产创新药注册申请已超过仿

制药申请数量，说明我国药物产品结构正在向新药

自主研发方向发展[9]。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

据，我国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首次注册为 1844项，

增速达63%，增速已超越进口注册情况，如2022年

共有55个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相比2021年

增加了 57.1%[10]，这也表明我国医疗器械自主研发

及技术突破明显加速。

整体而言，目前我国新药研发与世界“第一梯

队”相比差距明显。我国原研药中的首创原研药占

比为18.6%，而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21年

批准的新药中，首创原研药占比为54%[11]；我国新

药研发管线数量约是美国的 1/3，首发上市新药数

量不及美国的1/10。2022年，我国约有90%的高端

医疗器械、70%的高端医用材料仍依赖进口。医药

卫生领域科技创新衍生出的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发展，目前生物医药

业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呈现聚集态。

其中，美国生物药品在全球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相

关产业总产值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德国的

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我国的数据则为3.4%。因此，与全球整体数据对比

而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我

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对于国家创新型经济的支撑作用

仍显不足。

（四）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高质量发展仍需进

一步突破

2012—2022年，我国临床医学研究领域的论文

发表数量稳步增长，其全球占比从2012年的6.91%

提高至15.66%[12]。近年来，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申请

和登记数量均保持上升趋势，药物临床试验登记数

量从2017年的1405项增加到2022年的3410项，增

幅约为 1.4倍[12]；2001年我国在ClinicalTrails.gov数

据库中登记了第一个临床研究，2010年登记数超过

500 项，2017 年达到 2260 项，2022 年为 3441 项。

虽然临床试验数量的快速增加反映了临床研究水平

的稳步提升，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我国高质量临

床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例如，我国关于他汀类药

物治疗冠心病效果评价的临床试验研究约有80%并

无实际临床意义[13]；2005—2021年获批的约 100种

抗肿瘤新药中，超 1/2的药物不构成作用机制或疗

法上的创新，缺少显著临床获益的记录[14]。此外，

我国医学研究对国际UpToDate临床决策的贡献程

度不及对国内临床指南贡献的10%。例如，我国在

肝癌、食管癌、胃癌、下呼吸道感染和肺癌等疾病

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相对较高，但新生儿疾病、慢

性肾病、白血病和淋巴瘤、高血压和缺血性心脏病

等领域的医学研究对UpToDate临床决策的贡献程

度不足1% [15]。

三、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

面临的挑战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医药卫生领域自立自强科

技创新体系的底层构架和原始创新的策源力量。医

学学科及理工多学科建设基础雄厚的综合性高校具

有“导向性、系统性、交叉性”开展医药卫生领域

有组织科研的天然优势。以医学研究为例，医学问

题所蕴含的共性原理以及前沿生物底层技术核心突

破，能够为临床防治 / 诊治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同时，临床医院是高质量

临床研究开展的重要主体、医药器械创新及技术工

程应用的重要平台、诊疗新技术服务人民健康需求

最终的“试炼场”。因此高校是能够开展医药卫生

领域有组织科研的重要阵地，但目前仍面临诸多

挑战。

（一）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度与广度不足

我国高校在医学与生命科学、化学、工学等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显不足，尤其是

临床医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模式需进一

步夯实，医药卫生领域原始重大科技突破还有待

加强。

为直观反映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在医学领域的

研究情况，本文选取美国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

大学等 9 所国外高校为参照样本，我国九校联

盟（C9）中具有优势医科建设水平的高校8所以及

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共 9 所高校为分析样本，在

Scopus数据库中，检索了2018—2022年上述高校在

Nature、 Science、Cell、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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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The Lancet、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BMJ、 Nature Medicin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等期刊上的发文情况。

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科研产出整体呈现出较高的

复合增长率（19.2%），但在论文影响力方面与世界

顶尖高校存在较大差距。高校多学科交叉融合在深

度与广度上的不足，究其根本原因是复合型创新人

才力量缺乏。目前，高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仍处于探索初期，医学生培养通常从本科开始

接受医学教育，鲜有对具有数理、工程背景的复合

型医学人才的培养，致使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交叉融

合创新能力欠缺。此外，目前高校在资源配置、人

才队伍聘用与建设、学生培养等工作方面仍以传统

学科体系为主，科研创新资源配置模式尚未实现平

台、项目、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有效集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

（二）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有组织攻关力量不足

高校既往的重点科技创新基地多以自由探索、

基础性研究为主，有组织的定向科研攻关力量还有

待加强。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2020年以来新全

国重点实验室的实体化布局和建设已经启动，以助

力有组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在

组建稳定的多学科研究团队、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

务方面尚显薄弱。高校内部“虚体”研究机构的设

立通常以学科团队的研究兴趣和需求来设立，缺少

顶层的统筹设计与力量集成。近些年，为促进新兴

交叉学科的发展，扶持新的学科生长点，满足国家

战略需求，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我国

高校在理、工、医、人文、社科等领域设立了一批

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但整体而言仍处于散点化的

自由生长状态，集成攻关力量不足。因此，高校在

统筹和布局重点科技创新平台 / 基地的整体定位、

目标、方向、团队结构等方面仍需要围绕国家战略

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调整和优化。

（三）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引领力不足

我国高校在临床试验研究中尚未充分发挥发起

者作用。2021年，全球登记的临床试验数量排名靠

前的机构主要来自美国、埃及、法国等；从临床试

验的资助机构类型来看，国外高校在临床试验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排名前 20 的机构中有 9 个为高

校，共开展了 1963项临床试验，但均来自国外高

校[12]。对首轮北京市研究性病房示范单位的临床试

验开展情况分析显示，目前创新程度较高的Ⅰ期临

床试验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数量较少。开展高

质量的临床试验，需要经过严格临床研究方法培训

的医生以及流行病学、数据管理科学等交叉学科的

临床研究平台团队进行支撑。然而，我国现行医疗

教育培养体系中对高层次临床研究科学团队的专业

化建设尚有不足，如在高层次教育方面仅北京大学

设立了“临床研究方法学”的二级学科硕士及博士

学位点，且临床研究监管科学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

段。高层次研究型临床科学家和临床研究方法学专

业人才不足制约了我国临床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也

使开展的临床研究国际引领力不强。

（四）高效通畅的“政产学研用医”链条尚未形成

临床研究和产业联动的转化机制以及高校与企

业的长期合作机制尚不成熟，缺乏“临床 – 研发 – 

企业 – 临床”的全链式研发应用平台，不利于科研

成果真正“落地”。根据《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

监测报告 2022》，高校产出的 SCI 论文占全国的

85.4%，但是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仅占全国的

26.9%，这表明高校原始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程度

不足[16]。高校在市场化、成果转化方面的敏锐性欠

缺，与企业的有效对接效率不足；医药卫生领域对

高校学科分类、学科发展规律的把握也需要进一步

提升，以“医工交叉”为代表的“产学研”融合人

才培养体系构建仍需深化。

四、医药卫生领域高校高质量开展有组织科

研的重点实施路径

（一）紧抓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体系化建设，增强科

学技术工程链条融通能力

为提高响应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组织能力，体

系化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加以统筹推进。医药卫生领

域的科技创新体系涉及教育、科技、卫生、监管等

行业主管部门，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产业

等创新主体。在国家层面，一是相关主管部门之间

应加强科技创新战略谋划与科技政策的联动性，梳

理近期、中期和远期需重点开展的重大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研究等工作任务，加强政策供给、政策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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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金投入和制度保障，推动创新资源和要素的

有组织集聚，构建医药创新共同体。其中，教育以

及卫生主管部门应联合和加强对高校医药卫生领域

基础研究、高水平临床研究的持续性支持，鼓励高

校聚焦国家重大健康需求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

未知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并以高水平临床研究的

开展推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临床转化，形成以

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医药卫生领域有组织科研体

系。二是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大数

据、脑机接口、生命组学、合成生物学、基因编

辑、增材制造、器官芯片等基础前沿生物技术及关

键共性技术的研究，推动分子影像、基因诊断、液

体活检等精准医学早诊技术的研究，加强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细胞疗法、免疫疗法等新兴治疗技术的

研发，开展中医药现代化等的基础攻关以及高水平

临床试验，并提前部署智慧医疗等前沿技术领域与

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健康产业新方向，以期在全球科

技竞争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在高校层面，一是要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团队

的作用，加强对国家政策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方向

的把握，强化使命驱动的定向性、体系化基础研

究，优化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的凝练机

制。基础性学科团队对临床需求和关键技术问题缺

乏充分了解、临床医师对基础理论体系的把握不

足，容易导致围绕医药卫生领域高质量重大科学问

题的产出不足。因此，战略科学家团队要注重引导

多学科力量，围绕国家健康需求“选题”，鼓励优

势学科团队聚焦药物、医疗器械等关键行业以及临

床一线技术瓶颈背后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积极

溯源问题并解决底层科学问题；同时，要充分推动

临床医学与多学科的互联互动，尤其是激发临床学

科团队的探索欲望，将临床一线的难题有效转化为

重大、关键科学问题。二是创新高校内部科研组织

模式，在充分发挥高校科学创新发源地作用的同

时，促进科学、技术工程、融合创新，形成“大团

队”联合攻关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并在应用攻关

中提高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突破的效率。对于高校

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组织规模

小、专业成果转化人才紧缺、市场信息流通不畅等

问题[17]，建议进一步运用医学院校（研究型医院）

与领军性企业在科学、技术、工程链条贯通中的核

心节点力量，在生物医药技术前沿领域布局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于一体的跨领域、大协

作、高强度的新型研究机构及创新联合体；充分发

挥科技领军企业市场需求敏锐、整合集聚创新资源

的优势，注重区域产业集群的力量，迅速将科学原

理转化为技术创新，促进医药卫生领域技术科学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联通，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新型创新联合体

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开展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如北京大学建设了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北

京大学 – 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苏

州校区成立了由研究机构、跨学院、跨企业组成的

联合攻关组织——产研总院，与苏州市支柱健康产

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提高了高校与地方政府、企

业部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积极推进科研

成果转化[18]。

（二）强化交叉融合协作，推进学科建设与科研重

大科技攻关任务的一体化布局

从高校层面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交叉融合、形

成学科建设新格局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保

障。同时，学科维度的聚焦与重大科学问题维度的

聚焦应同步进行，学科建设重点与重大科研任务部

署要协调一致，优化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的资

源一体化配置机制，推动科研资源和创新要素向大

项目、大平台、大团队集聚，从而加强高校科技创

新组织体系化布局，提升重大科技攻关力量的系统

性和集成性。

以北大医学为例，近年来北京大学高度重视交

叉学科的建设，“十三五”时期以来全面实施“临

床医学+X”战略，通过跨学科合作项目实施、跨

学科实体机构建设、交叉学科人才团队组建等措施

推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十四

五”建设以来，北大医学建立和健全学科建设布局

与重点科研方向协调一致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科

研资源和创新要素向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聚

集，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面向国家医药卫生领

域需求以及世界科技前沿，推动顶尖学科发展，形

成“7+5”顶尖学科 / 学科群发展建设格局，支持中

医药特色学科建设。加强重点学科发展方向与国家

科技攻关重点任务一体化建设，顶尖学科 / 学科群

建设方向涵盖人口安全、重要疾病、中医药建设等

全生命周期大健康的国家健康需求；承担全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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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基础科学中心、前沿科学中心、国家产教

研融合平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等国家级基地以及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

建设任务，优势学科集群成为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开

展的有组织科研高地。

集成性和规模性是有组织科研开展的必要条

件。高校高水平跨学科研究组织的集成性和规模性

未来需不断优化，而且要通过组织机制创新纳入基

础与临床的多学科研究力量。例如，北大医学已启

动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建设，着力破解原有部分跨

学科新体制中心组织“小、散、虚”的问题，提升

医学有组织科研开展的统筹能力。临床医学在成为

医学创新先进技术“试炼场”和应用场景的同时，

还要成为医学创新思想的引领者和医学创新的源

头。因此，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的建设将

推动临床医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体系化布局，推

动高质量临床（前）研究、临床问题驱动的基础研

究、高水平临床技术研究支撑平台的建设，激发临

床医院的科技创新活力，强化全国重点实验室、教

育部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凝聚力量，集

成、整合、系统地推进临床医学有组织科研体系建

设，着力破解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多学科协同

“浮于表面”的机制难题，建设成为一支能够承担

国家重大医学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

（三）重视前沿布局，加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及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

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近 30% 的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依

托[4]。2020年以来，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统筹布局以

及实体化建设正在推进中。医药卫生领域高校要强

化重大科研平台的体系化、建制化建设，以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前沿科学中

心、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为依托，承担国

家重大任务，切实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实体化建

设；推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把

平台做实做强，凝聚大团队、承担大项目、产出大

成果、培养拔尖人才，切实将高校重大科技平台打

造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

国家大科学实验装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提

升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科技变革的

能力，助推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国之重器。

2011年以来，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生的成果有

22项入选国家科技“三大奖”，包括 9项国家自然

科学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0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19]。在医药卫生领域，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服

务生命健康，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发展。截至

2022年10月，我国已建成和在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项目共有57个[19]，其中生命科学领域有12个。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列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涉及医药卫生领域的有转化医学研究设施、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模式动物表型与

遗传研究设施，其中高校（含医院）牵头建设或有

高校参与建设的大设施比例约占75%。高校医药卫

生相关学科团队，尤其是附属医院，要积极参与到

大平台建设中，依托大平台、承担重大任务，依托

大设施、组建学科交叉团队，充分发挥现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在原创理论以及技术突破中的作

用，推动多学科大尺度的协同创新。同时，高校也

应适度超前布局国家级大型人群队列及其生物样本

库、再生医学、智慧药物研发、智慧医疗等医药卫

生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积极牵头和组织国际

大科学计划，为医药卫生领域自立自强体系建设提

供强大的策源能力，推进医学科技创新模式转型。

（四）坚持人才驱动，筑牢医药卫生领域科技自立

自强科技创新体系根基

与企业、科研院所相比，高校在科技创新过程

中最显著的功能和优势是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是在人员规模方面，对于承接

国家重大任务的高校，国家应予以相应的人力资源

支持，同时高校内部应为攻关平台或任务特批人才

计划。二是在人才聘用制度方面，要深化临床医院

分系列人事改革，加强临床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培

养高水平临床科学家，鼓励通过联合聘任等方式促

进临床医学与多学科人才之间的交流，深化学科交

叉人才培养。三是在评价和激励方面，要着力破解

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切实推进高校科技人

才评价改革[20]，对跨学科重大科技攻关团队成果产

出中成员的实际贡献进行合理评价，并体现在职称

评定、绩效考核、奖励评定等评价工作中，鼓励和

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参与重大攻关任务。针对目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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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科学家短缺的现象，临床医院可探索实施“科研

年假”形式，通过激励措施鼓励高水平临床医师开

展基础性研究工作，并将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成果在

人事职称晋升中予以认可。

教师团队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学生是未来科

技创新的生力军，提升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水平是

科技创新体系的根基所在。提高我国医药卫生领域

科技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打造创新高水平人才高地、筑牢未来科技创新体系

根基的关键所在。高校在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同时，

应探索一体化推动“有组织教学”；重大科技任务

和重大工程项目要同时有效承接高水平人才培养任

务，在高水平科技创新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尤其是医药卫生领域高校，承担着培养优秀医师的

重任，要面向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全面优化卓越

医学教育教学模式，建设多学科复合型拔尖创新医

学人才培养体系。整体来看，高校应积极探索和构

建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推动教育链、

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为医药卫生

新兴产业培养更多的复合型科技人才。

五、结语

医药卫生领域高校通过有组织科研深度参与国

家战略科技攻关，将教育、科技、人才力量主动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重大需求。目前，

医药卫生领域高校科技创新存在有组织攻关力量不

足、高质量临床研究缺乏、“政产学研用医”链条

贯通不足等问题，多学科、多创新主体交叉融合的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仍不健全。医学学科与多学科的

深度交叉融合是推动医药卫生领域突破性原始创新

产出，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底层基础；以高校

原始创新为起点的科学 – 技术 – 产业链条融合是推

动医药卫生领域科学原始创新扩大为技术应用的重

要模式；充分有效激活临床医院科技创新的主动性

可以促进医药卫生领域科技体系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重视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是医药卫生领域科技

体系长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医药卫生领域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需要在充分

理解国家健康需求与科技政策的基础上，以临床医

学重大问题和需求为创新起点，强化多学科深度交

叉融合、“政产学研用”多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生

态体系构建，依托大平台、大团队进行大科学任务

攻关，推动医学“科学+技术+工程”的融通，形成

临床问题提出→原始科学创新与技术突破→医学科

技成果产业转化→高质量临床试验→诊疗技术或产

品回归临床实践解决健康问题→推动医药卫生领域

未知科学进一步探索的良性循环生态，从而推进现

代医药卫生领域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体系取得重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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